
有句话我不大喜欢：“一
个 人 不 读 书 ，行 万 里 路 不 过
是个邮差。”说这话的人，可
能觉得天下的邮差都没有内
涵 ，缺 乏 诗 意 。 而 我 这 几 年
接 触 到 的 几 位 邮 递 员 ，完 全
可以用浪漫来形容。

第一位邮递员小刘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们上学
后 ，她 做 了 邮 递 员 。 那 时 候
邮递员的主要任务是递送信
件、报刊、汇款单等。她每天
绕 着 小 城 跑 两 趟 ，上 午 下 午
各 一 趟 。 这 个 职 业 很 辛 苦 ，
他 们 最 初 骑 自 行 车 ，后 来 才
改成电动车。我每次见到小
刘 ，她 都 是 风 尘
仆仆的样子。不
过她脸上的笑容
总 是 很 灿 烂 ，大
老 远 就 会 对 我
喊 ：“ 姐 ，今 天 你
的 邮 件 有 不 少
呢！”我们俩偶尔
聊 天 ，多 年 来 保
持着不远不近的
距离。有一次我
问她：“天天这么
跑累不累？”她笑
笑 说 ：“ 习 惯 了 ！
我觉得这个工作
很 好 呢 。 你 想
啊 ，我 的 邮 车 上
放 着 一 份 份 希
望 。 我 把 希 望
送 到 ，带 给 人 们
的 是 幸 福 。 姐 ，
你 们 做 教 师 的
是 人 类 灵 魂 的
工 程 师 ，我 们 邮
递员是美好的信使！”我向她
竖 起 大 拇 指 ，夸 她 是 个 有 情
怀的邮递员。

有一次，小刘的邮车坏在
半 路 ，迟 到 了 一 个 小 时 。 她
见 了 我 就 说 对 不 起 ，我 说 邮
件 早 点 晚 点 都 不 要 紧 ，人 没
事就好。她擦了一把额头上
的汗说：“那可不行，准时送
达 邮 件 是 我 分 内 的 事 ，以 后
要提前预判一下可能出现的
意外，尽量不迟到。”我见她
如此认真，忍不住问她：“你
天 天 做 这 个 工 作 ，在 同 样 的
路 上 来 回 跑 ，有 没 有 厌 倦 的
时候？”她冲我灿烂一笑说：

“ 不 厌 倦 ，我 没 觉 得 是 在 重
复 。 今 天 跟 昨 天 不 一 样 ，明

天跟今天也会不一样。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 嘛 。”我 再 一
次 对 小 刘 刮 目 相 看 。 她 不
仅 有 情 怀 ，简 直 是 一 个 浪漫
的邮递员。

几年后，小刘不再负责我
们 这 条 街 道 。 临 别 时 ，我 想
赠送她一个精致的摆件作纪
念。她说：“姐，你不如送我
几本书吧，我喜欢看书，希望
这辈子能读够万卷书。我也
想 像 你 一 样 ，有 一 天 能 发 表
文章。”前不久，我在当地报
纸 上 看 到 了 小 刘 发 表 的 文
章 。 她 写 得 真 好 ，真 挚 和 浪
漫的心性对写作来说是极其

重要的天赋。
后 来 ，华 子 接

替了小刘的工作。
这个刚成家的小伙
子 总 是 风 风 火 火
的，好像每天都有
使不完的劲儿。那
时邮递员的工作任
务更重了，除了送
信 件 、报 刊 ，还 要
送邮政快递。华子
也总说自己是快递
员，不过他是有点
得 意 地 说 ：“ 我 是
邮局的正式职工，
瞧我们这‘中国邮
政 ’的 标 志 ，像 不
像 绿 色 的 翅 膀 ？”
我觉得华子说得非
常 富 有 诗 意 。 后
来，我在小城举办
的合唱比赛中看到
了华子。华子还是
邮 政 系 统 的 领 唱

呢，他在队伍的前排站着，英
姿勃发，特别帅气。

再后来，我又遇到了邮递
员大鹏。大鹏是个时尚的年
轻 人 ，他 热 爱 工 作 也 热 爱 生
活 ，总 有 出 其 不 意 的 浪 漫 想
法。最近给我送邮件的是老
张，他快退休了。老张说，干
了 一 辈 子 邮 政 工 作 ，走 过 了
不 知 道 几 个 万 里 路 ，想 想 都
觉 得 这 一 生 过 得 很 豪 迈 呢 。
老 张 不 懂 舞 文 弄 墨 ，但“ 豪
迈”这个词他用得恰如其分。

我们身边的那些邮递员，
有 脚 踏 实 地 的 真 诚 ，也 有 行
者无疆的浪漫。他们行万里
路，撒一路歌，留下了最美的
身影。

在这样的夜晚，我想起了我
的村庄。

一条巴河缓缓流淌，我从王
家沱往风滩河走，然后乘坐轰隆
隆的汽船去往县城。从沙溪子
上岸后，踏着光滑的青石板路拾
级而上，走过大约十亩地，便是
一丘一丘的水田，那柔软又细瘦
的田埂路上，遍布父辈们留下的
脚印和辛酸。那些烈日底下弯
腰、扶锄、流汗的情形，在我的
脑海里日渐模糊和陌生。

抽穗的稻田里弥漫着只有
农人才能感受到的稻花香，淡淡
的。闪烁的流萤也提着灯笼，匆
匆 地 穿 梭 其 中 ，辉 映 着 天 上 星
光，荡在水中变成了稻田里的星
光。更有韵味的是响成一片的
蛙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

这时候，我的大哥便会陪着
父 亲 ，提 着 一 盏 马 灯 去 查 看 稻
田，估量养育稻田的水够不够，
或看看田埂上有没有螃蟹。有
时候，父亲会卷上一管旱烟，就
着月色和星光一边吸烟，一边盘
算着这一季的收成……

然而，我从未想过，村庄有
一天会离我而去。在老屋被拆
除后，村庄被逐渐扩大的工业园

区淹没了。想起村庄，我便想起
少年丧母的孤独、困惑与无奈，
深夜北风呜呜地溜进漏风的仓
屋，老黄狗在屋檐下颤抖，发出
令人怜惜的声音。我蜷在被窝
里，望着屋外漆黑的夜空，遥想山
那边城市里的高楼和伸向远方的
轨道。当我回望村庄的道路，始
终能看见母亲和父亲以及养育
我长大的外祖母站在那儿张望，
带着慈祥温暖的目光。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槐花
飘香，蜜蜂们忙碌地飞来飞去，
燕子在屋檐下啄泥筑巢。夏天
来临，粗壮的梧桐树上长满油绿
的叶片，似一把大伞托起一片阴
凉，夏日的阳光似乎也变绿了，
风也温柔。秋天过后，我们会采
摘几筐核桃摆在院中，那是无与
伦 比 的 快 乐 。 如 今 ，我 在 槐 树

林、梧桐叶、核桃树中寻找童年
的缤纷，寻找对故乡的阐释。

“一花知春，一叶知秋”，外
祖母说树累了，树也需要休息。
树为什么要落叶、要枯老，春天又
为什么会发芽，我小时候没有想
过，不过门前那棵老核桃树是我
梦中至善至美的一道风景，它是
我寻找归乡之路时永恒的坐标。

巴河水依旧流向远方，我记
忆中的村庄已改变 了 模 样 。 老
人 们 一 个 个 离 去 ，静 静 地 睡 在
东 山 海 螺 沟 里 的 坡 地 上 。 儿
时 的 伙 伴 星 散 天 际 ，各 自 一
方 ，只有在过年时倦鸟归林，又
匆匆离去。

村庄在人生的路口一次又
一次暗示我、牵引我，触动我的
神经，让我心神不宁。那么多人
走出了村庄，远离了村庄，忘记

了村庄，村庄该多么难过。我们
离开了村庄，村庄依然是村庄，
而我们又是什么呢？村庄在我
们 这 一 拨 孩 子 中 反 复 比 较 、挑
选，最终选择了当初木讷不言、
多 愁 善 感 的 我 来 叙 述 村 庄 、表
达 村 庄 、记 录 村 庄 ，成 为 村 庄
的 代 言 人 。 村 庄 养 育 了 我 ，丰
沛 了 我 的 血 肉 和 灵 魂 ，然 而 ，
那 些 散 落 在 乡 野 间 的 故 事 ，那
些 雨 过 天 晴 架 在 村 头 的 彩 虹
桥，那些懂乡礼、知农事的农民
却消失殆尽了。

巴河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村庄是起点，也是终点。村庄是
根本剪不断的脐带，断了筋骨依
旧连着血脉。诗人艾青说：“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 对 这 土 地 爱 得 深 沉 ……”是
啊，村庄是我们年少时想逃离、
年老时又回不去的地方，现实中
的村庄安置我的身体，梦境中的
村庄安放我的灵魂。每一次回
乡又离别，都是一次小型死亡。
山一程，水一程，找寻村庄的路
渐行渐远，村庄虽然早已消逝在
我的视野中，但在睡梦中却又清
晰可见。当我再次回望，依旧可
见乡亲们和亲人们慈祥而温暖
的目光……

六月底，我们在教研室老师
的带领下，到山东济南、青州、莱
州、平度等地考察石刻艺术，其
中位于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天柱山是我们此行非常重要的
一站。天柱山上遍布汉魏以来
的各种摩崖石刻，其中尤以北魏
郑文公碑最为珍贵，这块石刻是
闻名海内外的艺术瑰宝，也是无
数书法爱好者常年临摹的摩崖
石刻范本，在中国石刻书法遗存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乘车抵达天柱山脚下，峻峭
的群山映入眼帘，位于正前方的
一座山头最为显眼。这座山就
是 天 柱 山 的 主 峰 ，山 石 白 中 泛
黄，纹理清晰可见，远远望去就
像《芥子园画谱》山石法中用披
麻皴画成的远山。山上树木葱
茏，青翠的树木如山石的毛发，
给 山 体 增 添 了 诸 多 生 机 与 神
采。半山腰有一座小亭，红色的
外观在白石绿树间分外惹眼，同
行的老师告诉我，那就是郑文公
碑亭。

山脚下有几处低矮的房屋，
这就是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我
们的向导马龙腾老师从屋子里
走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马老
师五十岁左右，身着运动裤，一
件灰色的短袖，戴着一副眼镜，
两鬓已生出白发。他操着山东
口音较重的普通话，向我们介绍
文物管理所的日常工作。文物
管理所不大，当天只有马老师一
个人在值班。他说，文物管理所
人员短缺，他一个人身兼数职，
同时肩负着讲解、票务、安保、保
洁和接待等多项工作。办公室
内摆放着天柱山石刻的研究资
料，墙上挂着书法家、学者们前
来访碑的照片。

天气炎热，马老师叮嘱我们
带上饮用水，要轻装简行，毕竟
有蜿蜒的山路等着我们。天柱
山上的台阶较为陡峭，我们没爬
多久便已经气喘吁吁了。然而
带队的马老师却一身轻松，走着
走着就领先了我们一大截，时不
时还停下来等我们。

“ 马 老 师 ，您 怎 么 爬 得 这
么 快 ，也 不 见 您 大 口 喘 气 ，不
累 吗 ？”

“ 习 惯 了 ，我 每 天 都 要 上
山 下 山 ，甚 至 有 时 候 一 天 要 上
好 几 趟 。”

“ 您 在 这 儿 工 作 多 长 时 间
了 ？”

“ 已 经 二 十 多 年 了 ，所 以 上
山的次数早就数不清了。”

“ 您 这 份 工 作 很 辛 苦 啊 ，无
论什么天气都要巡山。”

“对，是挺辛苦的，不过习惯
了就好。我刚调到这里的时候，
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还不强，有
时候还会有人在山体上乱涂乱
画。为了防止有人晚上在山上
涂写标语，我就披着军大衣整夜
在山上蹲守。有一年秋天，我发
烧到了 39.3℃，全身酸痛，但是想
到还没有巡查文物，我始终不放
心，就从床上爬起来，走一会儿
歇一会儿，慢慢地爬山巡山。现
在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比以前
强多了，破坏山体的行为也少了
很多。”

马老师一边带着我们爬山，
一边为我们讲解山上的各类摩
崖石刻，他不仅能细致地说出每
处石刻的诞生年代、碑文内容，
还能说出不少精于此碑的书法
家以及对石刻颇有研究的学者
的名字。他说，郑文公碑的影响
早已走出国门。前来访碑的不
仅有国内美术院校的师生、民间
书 法 爱 好 者 ，还 有 很 多 外 国 友
人，其中尤以日本学者和艺术家
为多。有一次他带领一位日本
学者登山访碑，那位学者见到郑
文 公 碑 时 竟 然 虔 诚 地 跪 了 下
去。这位学者仔细地观摩着石
刻上的每一个文字，眼睛里透露
出看到稀世珍宝的爱怜。马老
师说，那位日本学者的表现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明白了
自 己 守 护 天 柱 山 石 刻 的 意 义 。
他守护的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瑰
宝，他有责任让这些宝藏完好地
保存下去。他说：“尽管我做的
都是一些小事，但是这些事情对
于天柱山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工
作非常重要，每当想到这点，我
所有的疲劳就全都消失了，我感
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

马老师说，天柱山文物管理
所的房屋建造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条件非常简陋。到了冬天，
屋内只生一个煤炉取暖，外面刮
大风，屋里刮小风，洗脸盆和水
桶里的水常常被冻成冰疙瘩，用
水 时 只 能 把 冰 块 敲 开 再 烧 热 。
最困难的时候，水管冻住了没办

法喝水，十多天只能喝一缸水，
水缸结冰时他就用斧子凿冰取
水。遇上雨雪天等恶劣天气，山
中常常从早到晚空无一人，那份
独守空山的孤寂是没有经历过
的人无法想象的。

带 我 们 看 完 了 可 抵 达 的 各
处石刻，马老师说：“还有一处汉
代的石刻，你们也得去看看，但
位置比较偏僻，你们小心点，跟
着我来。”有同伴已经累得筋疲
力尽，丧失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
欲望。剩下我们六七个人跟着
马老师继续访碑。马老师站在
高处的石头上，朝着左下方一指
说道：“不远处的那块石头上，有
汉代的刻字。”我们望向那处石
刻 ，马 上 怀 疑 是 否 能 到 达 那
里 —— 只 有 一 处 斜 坡 通 向 那
里 ，斜 坡 非 常 陡峭，且附近没有
树木等攀扶物，从这里下去极其
危险。但为了能看到那处石刻，
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前往。我
们踩在斜坡上，身子倾斜，双手
撑地，慢慢挪着走，总算到达了
石 刻 附 近 。 果 然 ，眼 前 的 石 头
上 刻 有“ 中 平 三 年 ，弟 子 ”六 个
隶 书 大 字 ，其 中“ 子 ”字 已 经 残
缺 不 易 辨 识 。 其 用 笔 轻 松 活
泼 ，毫 不 拘 束 ，笔 势 放 纵 ，结 体
宽 博 ，类 似《石 门 颂》之 书 风 。
看 着 眼 前 的 汉 代 石 刻 ，我 突 然
有 种 穿 越 千 年 的 感 觉 ，斧 锤 敲
凿的声音仿佛在耳畔响起。我
抚 摸 着 石 头 上 的 文 字 ，粗 糙 冰
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头，这是
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天色已晚，我们的访碑之旅
也接近尾声。暮色中，马老师在
路边与我们挥手作别。他两鬓
斑白，但浑身依然焕发着无尽活
力，每当谈到文物时，他更是表
现出无限的热情。他在平凡中
坚守，在坚守中不凡，数十年如
一日，不舍昼夜，披星戴月，做好
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守护人。他
以一颗朝圣般的心，始终不渝地
守护着这些历史瑰宝，这些华夏
瑰宝也因他的守护得以长久留
存，继续散发璀璨的光芒。

罗安然放轻脚步，像只大黑
猫，静静地靠向爷爷。

爷爷坐在木椅上，像一尊雕
塑。爷爷身上有午后的冬阳，淡
黄淡黄的。爷爷凹陷的脸，深眍
的眼，瘪塌的嘴……虽没肉感，
但看起来精气神儿不错。

罗安然靠近爷爷，手里拿着
一袋蛋糕和一袋绿茶。他稳稳
站定，正想张嘴，只见爷爷右手
一指，嘴里发出“呵呵”的响声。
罗安然跳了老高，喊道：“爷爷，
你知道我到跟前了？”

爷爷抬起头，说：“我听得见
你的脚步声。”爷爷用手弹弹自
己的耳朵，“我还能听到你的笑
脸和手里的蛋糕。”

爷爷是盲人。
罗 安 然 大 笑 道 ：“ 你 听 到 我

的笑脸？还听到了啥？”
爷 爷 说 ：“ 我 还 听 见 了 你 身

上的热气。”
罗安然身上一热，喊道：“爷

爷，你真的能听到我的热气？热
气是什么样的声音？”

爷 爷 说 ：“ 你 身 上 的 热 气
就 是 我 孙 子 的 声 音 。”爷 爷 摸
摸 耳 朵 ，无 牙 的 嘴 巴 咧 开 ，呵
呵 地 笑 着 ，“ 它 说 ，安 然 挣 到
大 钱 喽 ，又 给 我 买 吃 的 喝 的
好 东 西 了 。”

罗安然听完摇头，说：“目前
啊，经济不景气，我们的生意差，

相当的差。”
爷爷摸摸下巴上几丝银须，

说：“你撒谎。”爷爷又牵牵自己
的耳朵，“什么也瞒不过我的耳
朵。这几个月白天夜里都有货
车 跑 啊 跑 啊 ，生 意 不 好 车 跑 啥
呀？我还听见你们公司仓库的
轰 轰 声 也 没 停 止 ，货 车 进 了 又
出，出了又进。生意好起来了，
我听得见。”

罗安然目瞪口呆。
爷 爷 说 ：“ 只 是 我 好 几 天 没

听到你的车子响了。”
罗 安 然 身 子 一 颤 ，脸 有 些

红。他轻声道：“我的车子在保
养。”罗安然脸上的红色黯淡下
去，摇摇头，“我文化不高，只能
给人拉货，还受人的气。”

爷 爷 抬 头 说 ：“ 坐 在 驾 驶 室
里东奔西跑，何等荣耀。下车后
兜里揣有票子，踏实自在。”

罗安然看着爷爷，心里一震。

81 岁 的 爷 爷 缓 缓 站 起 身 看
向天空，偏着头，像是在聆听什
么。爷爷听到了啥呀？

不 一 会 儿 ，爷 爷 缓 缓 摸 索
着 坐 下 ，摸 着 耳 朵 说 ：“ 我 刚 才
听 到 有 个 叫 刘 云 华 的 人 喊 我 ，
说 我 孙 子 租 他 的 车 ，拉 了 半
年 货 ，还 差 租 金 一 万 块 。 租
期 没 到 就 不 要 车 了 ，租 金 也
不 给 。 那 人 骂 我 孙 子 不 守 信
用 ，是 孬 货 。”爷 爷 停 了 一 会
儿 ，呵 呵 一 笑 ，“ 我 年 轻 时 也
是 火 气 重 ，现 在 呀 ，好 像 懂 事
多了。”

罗安然身子一抖，盯着爷爷
的耳朵。爷爷“听”到的情况一
点儿不假。罗安然满脸羞愧，眼
睛眨呀眨，急忙掰下一小块蛋糕
喂进爷爷嘴里。

爷爷咀嚼着蛋糕，说：“你妈
妈说，你有女朋友了？”

罗 安 然 点 头 ，笑 了 ，脸 上 荡

漾着喜悦。
爷 爷 问 ：“ 你 有 她 的 照 片

吗？我听听。”
罗 安 然 连 忙 从 手 机 里 翻 出

女朋友的照片，放在爷爷耳边。
爷爷说：“我是耳神，我听出

来了。好姑娘，多漂亮，多善良，
多聪明……”

罗 安 然 看 着“ 耳 神 ”，眼 圈
热，膝盖软，依偎着爷爷。

爷 爷 将 照 片 放 在 罗 安 然 手
里，说：“你去忙吧。我想啊，你
能听见信誉和财富的响声。”爷
爷双手解开自己的棉大衣，手上
跳跃着灿灿冬阳。

罗 安 然 看 着 爷 爷 ，一 挺 身 ，
喊道：“谢谢耳神爷爷！”说完转
身便走。

刚走出几步，他就听到头上
有响声，只见一个小红布袋子从
头顶落下，“啪”的一声。袋口敞
开，有鲜艳的纸币撒落出来。

□李 吟

耳 神耳 神

在时光的长河里，总有一
些技艺如同静谧的星辰，闪烁
着不灭的光芒，穿 越 历 史 ，静
静 地 讲 述 着 代 代 相 传 的 故
事 。 非 遗 手 工 绒 花 便 是 这 样
温 柔 的 存 在 ，它 以 细 腻 的 笔
触 ，在 岁 月 的 长 卷 上 勾 勒 出
了一幅幅绚烂的画面，让每一
个触摸到它的人，都能感受到
温暖与匠心。

第一次遇见绒花，是在一
个安静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
洒在一张古旧的木桌上，一朵
精致的绒花发簪，就静静地躺
在那里，仿佛是从古籍中走出
的精灵，带着一丝不染尘埃的
纯净与高雅，直叫我沉迷。它
不同于现实中的任何花朵，没
有自然的芬芳，却有着更为深
邃 的 内 涵 —— 那 是 匠 人 心 血
的 凝 聚 ，也 是 文 化 传 承 的 见
证。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
空，回到了那个手工艺术繁荣
昌盛的年代，看见了那些手巧
的匠人，如何以一丝一缕编织
出了这不朽的美丽。

绒 花 ，又 叫“ 绒 线 花 ”，是
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其
历 史 可 追 溯 至 唐 朝 ，甚 至 更
早 。 它 以 蚕 丝 、棉 线 等 为 原
料，经过染色、分丝、勾条 、打
尖 、传 花 等 多 道 工 序 精 制 而
成 ，每 一 朵 都 蕴 含 着 匠 人 的
智 慧 。 绒 花 谐 音“ 荣 华 ”，在
过 去 ，不 仅 是 宫 廷 贵 族 头 上
的 装 饰 ，也 是 民 间 婚 嫁 时 不
可 或 缺 的 吉 祥 之 物 ，寓 意 着
幸福美满、吉祥如意。

制 作 绒 花 的 过 程 是 一 场
对 美 的 追 求 与 致 敬 。 首 先 要
挑选上好的原材料，蚕丝因其
光泽自然、质地柔软，成为制
作 绒 花 的 首 选 。 将 整 支 蚕 丝
扒 松 后 ，放 入 冷 水 中 浸 泡 一
天，再用碱水将其煮熟，煮熟
后 的 蚕 丝 称 为“ 熟 绒 ”，具 有
柔 和 、坚 挺 、不 易 倒 毛 的 特
点。接着，将蚕丝染色，以人
红 、水 红 、桃 红 等 为 主 色 调 ，
辅 以 粉 红 、墨 绿 、葱 绿 等 色 ，
以黄色、金色点缀。这不仅是
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审美的

追求。染色后的蚕丝，需经过
精细的分丝处理，每一根都要
均匀细腻，才能确保后续制作
的绒花形态饱满、色彩鲜艳。
然 后 就 是“ 勾 条 ”，根 据 产 品
制作需要，把各种颜色的熟绒
按 照 一 定 长 度 和 宽 度 分 劈 成
绒带，将其排匀后固定在某一
器物上，用猪鬃毛刷子逐条刷
平 、刷 匀 。 取 一 根 黄 铜 丝 对
折 ，一 端 捻 成 少 许 螺 旋 状 分
叉 从 正 面 夹 住 排 匀 的 绒 带 ，
再 将 另 一 端 合 并 捻 成 螺 旋
状 ，按 照 所 需 的 规 格 将 熟
绒 剪 断 ，向 反 方 向 捻 搓 绞
紧 ，再 用 木 质 搓 板 进 一步加
工成均匀滚圆的绒条，这道工
序 就 是 绒 花 艺 人 口 中 的“ 滚
绒”。对圆形绒条进行修剪加
工，使圆柱状的绒条变成半球
体、球体、椭圆体等合适的形
状，这叫“打尖”。

紧 接 着 就 到 了 做 造 型 的
“传花”。匠人们用镊 子 将 打
尖 过 的 不 同 色 彩 、规 格 的 绒
条 进 行 造 型 组 合 ，制 成 立 体
的鸟兽、鱼虫、花卉等。这一
过 程 既 需 要 极 大 的 耐 心 ，又
要求极高的技艺，稍有不慎，
便 可 能 前 功 尽 弃 。 然 而 ，正
是这份对完美的追求，让每一
朵绒花都独一无二，充满了生
命力。

我 曾 尝 试 着 亲 手 制 作 绒
花，虽然技艺笨拙，但从无到
有 的 过 程 还 是 让 我 深 刻 体 会
到 了 匠 人 的 不 易 与 伟 大 。 每
一根丝线的缠绕，每一次指尖
的 触 碰 ，都 像 是 在 与 历 史 对
话，与匠人的灵魂共鸣。而我
仿 佛 也 成 了 绒 花 故 事 中 的 一
员，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
温暖与力量。

非 遗 手 工 绒 花 如 同 一 股
清流，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
些 曾 经 滋 养 过 我 们 灵 魂 的 传
统 之 美 。 它 不 仅 是 一 种 技 艺
的 传 承 ，更 是 一 种 文 化 的 延
续，一种精神的传递。让我们
珍惜这些古老的馈赠，用心去
感受和传承，让绒花在每个人
的心头绽放。

□陈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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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平

绒 花 之 光绒 花 之 光


